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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
串串、一阵阵悦耳动听地敲打声，
伴着清晨的鸟鸣，伴着晚霞的谢
幕，从早到晚不时地响起，深刻在
我的记忆里，仿如昨天。

20 世纪 80 年代，老街上有好
几家铁匠铺，我家在老街东头的小
街子上，周家铁匠铺是我家的近
邻，两小间土坯红瓦搭建的门面
房当做铁匠铺，主房子在铁匠铺
的后边。周师傅锻打的是生产和
生活的农具和用品，如菜刀、铁
锨、锄头、镰刀、铲子、耙齿、水钩、
扬叉等，逢集的时候，在门口支个
摊子摆着，或挂在屋里墙壁上，任
人挑选。

农忙快到的时候，周家铁匠铺
更忙，他们要抓紧打制各种生产农
具。入夜，还可看到纷乱的火星从
烟囱中飞出来，像绽放的烟花，极
为耀眼。房子正中架着一个大铁
砧，旁边是火炉，火炉边上架着一
个风箱，周师傅的四儿子个子小，
力气弱，偶尔帮拉个风箱，不时用
铁铲撮起一铲焦煤，往炉火上添，
他前仰后合，使劲拉扯着，蓝色的
火焰在飘拂上窜，越烧越旺，铁坯
通红欲滴，周师傅趁热打铁，用火
钳夹出铁坯，放在铁砧上。于是，
周师傅掌钳，一把小铁锤，四把十
八镑大铁锤挟带着风声，泰山压顶
般节奏分明地砸在铁坯上，一次次
锤打，一次次淬火焚烧，直到把铁
坯砸成形，再仔细加工成产品。周
师傅的其他三个儿子和一个徒弟，
个个膀大腰圆，肌肉发达，抡锤时
赤裸上身，如四座铁塔威武有气
势，场面极为壮观震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小镇新街
建成集市，风风雨雨、热热闹闹几
百年的老街突然沉寂下来，成了鲜
有人行走的道路。周家铁匠铺门
前冷落，惨淡经营直至关门，令人
唏嘘不已。好在当时打工潮的兴
起，周师傅的儿子和徒弟走出了家
门，融入另一片天地里打拼。

老街和它的铁匠铺退出了历
史舞台，新街附近的大路沿上又零
零星星出现了两三家铁匠铺，随着
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工厂大车间
批量制造的日用品的上市，铁匠铺
也逐渐消失。柴氏铁匠铺三铁匠
中的老大在集市上摆地摊零售工
厂生产的铁制生活用品，老二做起
了钢材生意，老三在外打工。

要说小镇老街上最有名望的
匠人有三位，没有人喊他们为师
傅，直接被人们尊称为刘铁匠、蒋
铜匠和马银匠。三匠人虽然早已
作古，但当时那名气可是响彻方圆
几十里的，至今老人们提起三匠
人仍是津津乐道。刘铁匠的铁匠
铺是社办企业，创业早，我上小学
的时候它就在老街中间，也不知
长我多少岁。刘铁匠技术是大哥
大级别的，掌钳的大师傅，他那个
铁匠铺很是红火。那四射的火
星，那清脆的叮当声，是一幅画，
是一支山歌，赏心悦目，深深地吸
引着我的好奇，孩提时代每天上
学放学路过铁匠铺，我都会慢下
脚步多看上几眼。

马银匠的手艺是祖传的，因为
他的孙子在新街上开了银楼，加工
和出售银首饰，招牌上已显示是四
代传承。马银匠的正宗技术活儿

我始终没见过，上小学时从老街经
过，常看见他在固定的地方，固定
的时间支个补铁锅的小火炉，拉起
风箱，化上铁水补锅洞，他不吆喝，
接过铁锅，认真清理小洞，手上托
着一块厚垫布，布上放些木屑细
灰，对着锅的小洞，从背面把溶化
的铁水倒入小洞上，待稍稍冷却
后，再用粗砂纸把“补丁”打磨一
遍，一个破锅又能用了。小的时
候，只听人们一口一声“马银匠马
银匠”地喊着，大概真的是名不虚
传，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半途而改
行呢？

蒋铜匠是我姥爷，很遗憾的是
姥爷的铜匠活儿我没见过，听大
舅和母亲讲过姥爷的故事，姥爷
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头，出外拜师
学艺，学会了一手机械修理和铜
器制作的技术。20 世纪 50 年代，
姥爷是当地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
年大炼钢铁时，姥爷响应号召把
铸铜器械全部上交了国家。1964
年春上，社办铁工厂在老街西头
创立时，姥爷是副厂长，带领一班
技术骨干艰苦创业，成了吃县自
筹粮中的一员，生活上稍微有了
保障，姥爷年年都获得县和公社
劳动模范称号。

蒋铜匠和刘铁匠的后人们兴
旺发达，却没有一个继承祖业的，
只有马银匠的手艺传承了下来。

老街匠人是那个时代的鲜明
符号，他们的创业与奋斗，也是一
笔可贵的精神遗产，社会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他们离我们越来越遥
远，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并向他们
致以敬意！

远去的匠人
范广学

小满过后，天气向暖，“立夏小
满正栽秧”，这个时节，正是家乡耘
田插秧的大忙季节。汩汩清水注
入田中，润泽那一片片希望的田
野。享受过甜美青草的老牛格外
卖力，不用扬鞭自奋蹄，拉着犁、耙
勇往直前，撩动水声哗哗。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和着
田埂上野月季和蔷薇花的芬芳，让
人感到清爽愉悦，陶然若醉。

水田平整后，插秧便成了那个
季节永恒的主题。秧苗早已披上
一片新绿，羞答答地静立在风中偷
偷张望着，像极了待字闺中的少
女，等待着出阁的讯息。一声“开
秧门啦”，便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
她们整装待发，分别被迎亲的队伍
接走，那一块块水田就是她们的一
个个新家。她们将在那里度过她
们繁华而丰盈的一生。

一行行秧苗整齐地站立在水
田中，就是一首首最优美的田园

诗，广袤的原野就成了一本寓意深
刻的诗集，清秀隽永，又寓意深刻，
让人永远都读不够。

循着浓浓的诗意，白鹭，这个
可爱的精灵，仿佛天外来客，带着
一片圣洁，携来一抹亮丽，在最美
的季节出现在最美的地方。它们
轻轻地来了，那样自然，那样亲切，
那样恬淡。就好像早已约定好了
一样，等青青秧苗都列队完毕，就
该等着它们来检阅似的。也好像
久违的家人，不动声色地回到家
中，那一方港湾，早已静候多时。

五月，是多么美好的日子。树
木成荫，鲜花遍地，青山如黛，白水
依依。秧苗在季节深处拔节生长，
白鹭在天地之间书写传奇。静的
水，青的秧，白的鹭，动静结合，浑
然天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白鹭是造化神奇、天生尤物，
白白的羽毛，尖尖的长喙，光光的
脖颈，流线型的身材，修长的双腿，

无不透露着灵气、洋溢着俏皮、展
现着美丽。它们在无垠的水田中
自由自在地生活，或觅食，或踱步，
或嬉戏，或翩飞；或一只，或两只，
或三五，或一群。它们永远都是那
么气定神闲，向来不紧不慢，从不
一惊一乍。偶尔，它们也会停下脚
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近处的人，
还有田埂那些灿烂的野花。

田水悠悠，秧苗青青，白鹭翩
翩。谁是谁的衬托？谁是谁的点
缀？谁是谁的注脚？这一切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在最美的田园中勾勒出最和
谐的图画。如若赶上烟雨迷蒙的
日子，那便是一幅上乘的水墨丹
青了。

“漠漠水田飞白鹭”，那是人世
间最动人的场景，充满着诗情画
意，充满着脉脉温情，充满着烟火
气息，充满着无尽韵味，充满着淡
淡乡愁。

漠漠水田飞白鹭
黄森林

天空是本书，大家每天都在读
太阳来读，总是起个大早儿

先用红彤彤的笑脸
做书的封面

再用一条条丝线，给书镶上金边

月亮来读，总是邀来星星
它们来得迟

却读得那么认真
月亮一夜未歇，读到天亮

星星很乖，一动不动
读啊读啊，不觉眨痛了小眼睛

天空是本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汉字
每个字不是阳光的偏旁

就是白云的部首
大雁，用飞翔的心来认

彩虹，用湿漉漉的梦去看
有时，它像雪一般洁白

有时，它像大海一般清澈蔚蓝

天空这本书，是看不完的画
是念不完的诗
拿着放大镜

我找到了这本书的无数个开头
却没有看见一个结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闪电偷偷告诉了我答案
它说你看，遥远的天边

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地平线

爱流浪的蒲公英

为了一次远行，蒲公英
准备了一个春天

它们把花朵当成一枚枚金币
送给了大地、春风和鸟儿

空气中弥漫的，都是友善的花语

当结出瘦果，带着白色的冠毛
蒲公英的行囊就满了

选一个响晴日
以一阵大风的烈烈吹拂

作为仪式，开始一次快乐的流浪

飘过了高山大河
飘过了田野村落

这里就是梦里斑斓的世界
蒲公英决定留下来
于是，它们的降落伞

就停在了远方的山间、河畔
先歇上一阵子吧
等到了明年春天

还要带着梦的种子，飞得更远

天空是本书，
大家都来读一读(外一首)

蒋戈天


